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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理工大学

正式揭牌

8月 30日，福建理工大学揭牌仪式在福
州举行。

福建理工大学发端于 1896年清末著名乡
贤名士共同创办的“苍霞精舍”。1907年开始
举办工科教育。该校于 2002年由福建建筑高
等专科学校与福建职业技术学院合并升格为
福建工程学院。2023年 6月，教育部同意福建
工程学院更名为福建理工大学。

199个团队入选

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名单

日前，教育部印发通知，公布第三批“全
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创建示范活动入
围名单，全国共有 199个团队成功入选。

教育部表示，将在重大教育改革试点、重
大工程项目建设中，把第三批“全国高校黄大
年式教师团队”的创建情况作为一个重要观
测指标，会同有关部门统筹加大团队建设支
持力度，组织开展跨领域的学术交流、联合攻
关、研修培训以及与产业技术需求对接等活
动，加强团队突出业绩和典型事迹的宣传。

数说

部属师范大学计划招

公费师范生 8300名

近日，教育部教师司负责人表示，教育
部将启动实施国家优秀中小学教师培养计
划（“国优计划”），支持“双一流”建设高校为
中小学培养研究生层次优秀教师，首批试点
支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
通大学等会同 6所部属师范大学，共 30所
“双一流”建设高校承担培养任务。

教育部表示，2023年部属师范大学计划招
收公费师范生 8300名；计划招收优师专项师
范生 12420名，比 2021年实施之初增加 28%。

9月伊始，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已开启第二段
任期的新学期，并续任至 2028年。
早在张翔任香港大学校长的第 3年时，香港

大学校务委员会就发表声明，决定由他继续出任
校长一职，为期 5年，2023年 7月起生效。声明
提到，张翔推动港大开展多个具有开创性的战略
项目，包括设立港大深圳校园、发布全球招聘顶
尖教授计划等，令港大成为世界级学府。
近日，张翔接受了《中国科学报》专访。
专访中，张翔回顾了过去 5年从一线科研工

作者到香港大学校长的身份转变的经历。他强
调，要鼓励科学的“天马行空”和“源头创新”，学
术管理机构要为科学家营造宽松的科研氛围，不
能只靠科学家淡泊名利。
“在港大，我们的学者可以花 10年做一个实

验。如果做成了，当然是了不起的事；如果做不
成，那也没什么。做科研 95%的都会失败，我们要
有一定的宽容度。”他说。
此外，张翔还在香港大学准备了一部分经

费，专门为“冷板凳学者”设立了长期研究基金。
这些学者来自各个学科领域，可能没有享受到其
他渠道的经费，或者研究本身就不容易受到资
助，但只要他们能够提出天马行空的问题，愿意
坐“冷板凳”，那么学校就愿意提供资金支持。

行政机构要服务于学术研究

《中国科学报》：今年 7月正式开启新任期，
你有何愿景？

张翔：过去 5年，港大树立了宏大的愿景，同
时注重于引进人才、设立目标和优化体制。目前，
港大已经是亚洲最好的几所大学之一，但与顶尖
大学还有一定的差距，我们希望在不远的将来，
港大能与英国剑桥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哈
佛大学这种层次的高校比肩。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正在采取一系列措

施。例如，在全球招聘更多的国际知名学者、提高
教学和研究质量、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联系和合

作、扩建校园设施，以及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国际
交流和实践机会。我们相信这些努力将有助于提
高港大的国际声誉和影响力。
《中国科学报》：作为校长，你如何兼顾一线

科研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
张翔：我现在科研做得比较少，主要时间、精

力都花在行政工作上，例如怎么把环境创造好，
让学者做好科研，这是最主要的。在人才引进后，
要营造宽松的环境，使人才发挥作用，并保持科
研创新的深度。我们希望能打造一个有活力的、
激励性的学术环境。在这里，学者们能自由发挥
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中国科学报》：经历了从科研工作者到高校

管理者的身份转变，心理上有什么变化？
张翔：过去，我观察到国内外高校的很多行政

人员没有清晰的目标，认为自己就是“打一份工”。
但实际上，从学校的体制机制改革的角度来

说，学校的整个行政机构要服务于学术研究。我
们鼓励行政人员了解科学家的工作，因为“行政
的卓越”与“学术的卓越”同样重要。要让行政人
员看到，他们的工作会间接创造科学价值，进而
推动人类文明。不论是行政人员还是学术人员，
都要有一致的目标，即为卓越而贡献。
《中国科学报》：要用“行政的卓越”推动“学

术的卓越”，那么什么是“学术的卓越”？
张翔：“学术的卓越”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

优秀的学生，二是优秀的学术成果。毕业生的优
秀程度是无法量化的，更多需要时间来检验，可
能要 10年、20年、30年才能显现。

学术成果方面，主要是在各个方面对世界文
明的贡献。港大不会简单统计文章的数量，我们
特别推崇的是突破性的工作、世界第一的工作，
而且是别人没做过的工作。

不能只靠科学家淡泊名利

《中国科学报》：你在很多场合强调鼓励科学
的“天马行空”和“源头创新”，这样的研究有什么

重要意义？
张翔：最近，韩国的室温超导研究非常热门。

1911年，荷兰科学家首次提出“超导”的物理概
念，当时这只是一个纯科学问题，没有太多应用
想象。但时至今日，如果室温超导真的做出来，就
能引起一场新的革命。

现在很多高校在做“Me too research”，即别
人做了这项研究后，我也跟着做，只要跟得紧
就行。实际上，做科研最重要的是突破性工作，
从源头开始创新。就像有了长江的源头，下游
才有源源不断的水流；但如果大家目的性太
强，只做中下游的研究，就容易出现“卡脖子”
难题。

源头创新的作用，就相当于法拉第所说的
“一个新生的婴儿有什么用”。没有人知道一个婴
儿在未来对社会或人类有什么贡献，最初的科学
发现也是如此。
《中国科学报》：在你看来，源头创新有哪些

现实阻力？
张翔：科学家会面临急功近利的问题。
在研究所、高校，科学家总要拿一些奖项、得

一些“帽子”。大家想要地位和工资的提升，这些
都是很自然的。而有了太强的目标，就很容易做
“短平快”的研究，做基础研究会不会浮躁一些？
不单单是中国，全世界都存在这种问题。

我建议，学术管理机构要为科学家创造宽松
的人才软环境，不能只靠科学家淡泊名利，因为
这是极少数人才能做到的。
《中国科学报》：如何打造有利于科研人才的

“软环境”？
张翔：我们鼓励科学家做伟大的课题，这样

的课题可能 95%都会失败，但科研体系要有这样
的容错空间，对冒险要有包容性。从国家战略角
度层面，我们需要有一批科学家甘坐“冷板凳”，
甚至长期做“无用功”，这样才能真正打造世界一
流的科技。再过 20年，再过 30年，我们国家就没
有“卡脖子”的问题了。

最近，企业家马化腾先生设立的“科学探索
奖”和“新基石研究员项目”，也是鼓励科学家不要

忙于去外面找钱，要静下心来做理想的科研。这都
是很好的开端，我们也希望这股清风能继续下去。
《中国科学报》：港大在营造宽松的学术氛围

方面，有何经验？
张翔：我们非常鼓励宽松的学术氛围，让大

家有平等的合作。如果有太多“帽子”，合作时可
能会有大教授、小教授的隔阂。其实在国外，年轻
教授的创新力往往是最强的。

在港大，我们正在努力为科学家提供更好的
实验室设施和技术支持，以及更多的研究经费和
时间。我们还鼓励科学家参与国际合作项目，以
开阔他们的研究视野并增加机会。

最近，我和同事们准备了一部分经费，专门
为“冷板凳学者”设立长期研究基金。这些学者来
自各个学科领域，可能没有享受到其他渠道的经
费，或者研究本身就不容易受到资助。但只要他
们能够提出天马行空的问题，愿意坐“冷板凳”，
那么学校就愿意提供资金支持。而一部分相对
“富有”的学者，就让他们自己去折腾。

在港大，我们的学者可以花 10年做一个实
验。如果做成了，当然是了不起的事；如果做不
成，那也没什么。我觉得我们要有一定的宽容度。

像培养孩子一样培养学者

《中国科学报》：许多青年科学家面临“非升
即走”的现实困境，这会对科研创新产生阻力吗？

张翔：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我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有位同事，在

“非升即走”的 6年内没有拿到一分钱经费，但最
终还是留了下来。因为他所展现的对科学目标的
追求非常清晰、非常远大。他现在是美国一所顶
尖大学的校长。

我国从 20世纪 80年代的“大锅饭”时代，到
如今资金和设备充足的黄金时代，科研体制有了
很多改变。在国内外，“非升即走”的情况都存在。
有的高校相对来说宽松一些，是因为在招聘的时
候就已经倾向于将对方长期留用。我们鼓励在招
聘时期花更多工夫，一旦招进来，就要像培养孩
子一样培养学者。港大的学者做研究，没有过强
的任务性和紧迫性。
《中国科学报》：2020 年港大启动全球招聘

教授级学术人才计划，目标是招揽 100名杰出学
者，目前进程如何？

张翔：目前我们已经吸纳了约 50位不同学
科领域的世界级人才入职港大，助力港大拓展前
沿学科研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还会有美国斯
坦福大学的三院院士等多位顶尖学者全职入职
港大。
《中国科学报》：在人才引进时，怎么识别一

名科研人员是否有潜力？
张翔：港大有判断人才的能力。当然这是有

一定难度的，也不是所有学校都能做到的。为
什么一流大学要雇一流人才，因为一流人才不
仅能产出一流的学术成果，还有一个重要的作
用，就是把关后来入职的一流人才。一流人才
之间是惺惺相惜、相互欣赏的，但二流人才可
能更愿意雇三流人才，因为他们怕一流人才招
进来，把自己给比下去。一流人才也会营造更
好的科研氛围。

无心插柳柳成荫

《中国科学报》：你青年时期选择研究方向
时，有没有受挫的时刻？

张翔：上世纪 90年代初，我是全世界最早一
批提出利用 3D打印技术制造人体器官的学者。
这是一个非常宏伟的想法，但当时这个想法申请
不到经费。我是做物理学和工程学的，生物基础
不够，所以很多人不相信我能做成这件事，甚至
有一位评审在申请书上写着“这个青年学者可能
连生物细胞都没见过”。

但二三十年后，通过 3D打印技术制造人体
器官已经成为研究热点之一，很多人说我“股票
买早了”。

在具体的科研项目上，其实可能 95%都会失
败，只有 5%能够成功。有些方向两三年就出结
果，但当选择一个非常远大的课题时，可能短期
内大家都认为你会失败，甚至要甘坐很久的“冷
板凳”。
《中国科学报》：多年来，你主导了许多跨学

科研究，港大也在陆续筹建 10个跨学科的研究
院，怎么促进跨学科的交流合作？

张翔：大家都热衷于跨学科研究，其实跨学
科不是一个单独的议题，它是一个结果而非目
的。如果为了交叉而交叉，本领域做得差不多了，
出去交叉一下，那就没有太大的意义。跨学科的
研究应该涉足其中、打破两个领域的边界，应该
“无心插柳柳成荫”。

跨学科研究首先要有一个伟大的思想和题
目，碰触到领域边界时，也要自省是否有了重大
发现。只有找到一些真正打破常规、跳出局限的
想法，才能取得“1+1>2”的效果。
《中国科学报》：如何打造人才的集聚效应？
张翔：最近我和一些青年学者交流，他们提

到了一种现象———在学术会议上，学者会把自己
5年、10年的工作走马观花地说一遍，但没有把
最近一两篇文章讲透，也没有和听众真正讨论科
学问题。如果学术会议变成走秀的舞台，就没什
么意思了。台下的听众真正希望了解的是，学问
是怎么做出来的、学术思想是怎么想出来的，这
才是真正的学术分享。

因此，人才软环境要打造集聚效应，鼓励学
者集聚在一起谈论深入的科学问题，这也是我们
需要改变的地方。

我们鼓励科学家做伟大的课题，这样的课题可

能 95%都会失败，但科研体系要有这样的容错空

间，对冒险要有包容性。从国家战略角度层面，我们

需要有一批科学家甘坐“冷板凳”，甚至长期做“无

用功”，这样才能真正打造世界一流的科技。

“

香港大学校长张翔：

花 年做一个实验，失败也没什么
姻本报见习记者 孟凌霄

暑期实习带来怎样的“灵魂之问”
姻本报实习生刘聪儿记者陈彬

暑假“清零”，晓雯（化名）也结束实习返校
了。两个月的实习生活，让她第一次发出这样的
“灵魂之问”：“下一步我该往哪儿走？”

这个迟来的自我追问在当下大学生群体中
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众所周知，社会认知度低是中国学生的普

遍短板，这造成他们在专业选择和就业时的懵
懂与迷茫，随之而来的往往是巨大的试错成本。
实习则很可能帮助他们少走弯路。
然而，现实很“骨感”。实习机会难求，实习

效果难料，试错成本提高……林林总总的实习
难题总会时不时出现在他们面前。

难求的实习机会：“海投”简历或下沉？

开学后即将步入研二的晓雯，在这个暑假
真切感受到了实习机会的“一票难求”。

假期前，她结合自身专业、意向工作和理想
定居城市，精挑细选出 10家公司投递简历，但
最终都“石沉大海”。
这是疫情结束后的第一个暑期，之前没有

机会实习的大学生纷纷开始拼命投递简历，以
期把缺失的实习“补”回来。实习，特别是和自身
专业对口的“好”实习越发难找。因此，今年暑假
被一些学生称为“史上最难实习假期”。
晓雯本以为投出 10份简历已足够多，但后

来才知道，很多人都会进行“海投”。“我看到网
友的经验帖，据其个人经验，找实习时投 100份
简历，大概会有 10家公司提供面试机会、3~5
家单位会给录用通知（Offer）。”

实习单位难找，但又不得不找。这既因为实
习经验会增强就业竞争力，也因为绝大部分高

校都将专业实习纳入培养课程，要求学生必须
有相应的实习经历。

于是，实习中介“应运而生”。“大厂”实习
内推、实习证明购买、付费远程实习、1 对 1
实习指导……一条明码标价的“灰色”产业链
逐渐形成。
一些学生会购买相应的实习服务，一些学

生则转变了实习思路。
学美术出身的宋德奇今年读大一。他原

本想在暑假找一份和专业相关的实习工作，
“但对方一听我是想做暑期实习的大一学生，
当场就拒绝了”。
尽管如此，他依然不想浪费这个暑假，专业

实习的路走不通，社会实习没准儿可以“柳暗花
明”。“从小到大，父母一直把我保护得很好，趁
假期多接触社会也好。”

考虑到“送外卖”能同各色人等打交道，门槛
也不高，宋德奇戴上头盔，成为一名兼职外卖骑
手。

近两个月的外卖经历，让宋德奇从“社恐”
青年变成能和客人顺畅交流，甚至能独自处理
棘手情况的外卖“熟练工”，同时也让他从个人
的“小世界”中跳出来，注意到平时忽视的“景
色”———在盛夏晌午穿行于街道、为生活打拼的
人们，体会底层劳动者的艰辛。
“从个人成长角度，这是一份特别而珍贵的

实习经历。”西交利物浦大学设计学院高级副教
授陈冰对《中国科学报》表示，如果一份实习能
让学生了解社会全貌、磨炼自身品格，增强抗压
能力和好奇心，自然不失为一份“好实习”。

但他同时表示，类似的社会实习更适合低
年级学生，高年级学生最好还是将实习重心放

到本专业或未来想投身
的领域上。

宋德奇也坦言，虽然
在这段经历中得到了锻
炼，但今后用人单位是否
认可这份社会实习还未
可知。

实习无实质？“在场”
体验很关键

初入职场时，每个实
习生都不难感受到书本
与实际之间的距离。

在南方某工程局工
作了 5年的刘朋（化名）曾
是一名土木工程专业的
实习生。回忆第一次工地
实习的经历，他坦言“所学
知识和实践是脱节的”。

刘朋的大三暑假是在中铁某局南广铁路的实
习中度过的，其主要工作是配合现场技术主管测
量放线，将铁路修建的范围“圈”出来。每天和他打
交道的不是荒郊野岭就是农田鱼塘，而在此之前，
他没有在这种环境下进行测量的任何经验。

第一天去工地，刘朋只会按学校教的方法
“规规矩矩”测量———先找平地、再架仪器，“先
架大、再架小”……但是，测量现场都是崎岖不
平的石子地、烂泥地，仅仅在找平地的环节，他
就花费了太多时间。时至中午，刘朋已经累得满
头大汗，进度却完成不到一半。

后来，工地的前辈手把手教会了他现场测量
技巧，刘朋的工作速度才慢慢提上来。“差的不是

知识，而是经验。”他说，用人单位多教，实习生多
练，知识和实践就慢慢结合起来了。

不过，不是所有实习生都能像刘朋这样幸运。
很多时候，用人单位“一个萝卜一个坑”，并没有多
余时间放在实习生身上。一些学生进入实习单位
后，很难获得实质性的工作。
“领导说我没经验，不能独立完成工作。所

以安排给我的大多是把数据输入到 Excel表格
里、修改文件中的错别字、复印文件或帮部门出
差的员工购买车票之类的任务。”正在北京某公
司实习的王月（化名）说。
“这样的实习对我有帮助吗？”她问道。
对此，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卢晓东给

出的答案是“正常”。 （下转第 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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